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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LONGYOU

翠光阁

炎热的仲夏，蝉鸣声声，我想起那年暑假参加农
场的“双抢”，脑海里却泛起件件尴尬之事。

“双抢”指农村夏天抢收早稻和抢栽晚稻秧苗。
在农村，农民最忙碌莫过于盛夏酷暑中的“双抢”。我
老家在浙西古镇———龙游县湖镇，鱼米之乡，水稻一
般种两季，七月早稻成熟，收割后得立即耕田插上晚
稻秧苗，务必在立秋前插下。 如果延误了农时，就会
影响收成。 因此，“双抢”似乎是一场“战役”，催促农
民得连日继夜、争分夺秒。

我家属于居民户口，也就是说是吃商品粮的，家
里没有田地，也没地方可“双抢”。 在上世纪 70 年代
初，居民户口的粮食是定量的。 记得我上初中后，才
有每月粮食定量 24.5斤。 那年我 13岁，正是长身体
时， 这点定量根本填不饱肚子， 加上家里兄弟姐妹
多，口粮匮乏的问题让父母很头疼。 于是，可怜做父
母的动足了脑筋，找些杂粮来补充。听说附近青田铺
农场需要人援助“双抢”，参加的人可以包吃饭。得知
这个好消息后，父母就通过熟人介绍，把我送进农场
去“双抢”。 对我来说,只要能填饱肚子，何乐而不为。
我二话不说，带上铺盖便兴冲冲去“双抢”了。

报到时，肩背锄头，头戴草帽，脖子上挂了一条
已经泛黄的毛巾的杨场长走到我跟前问道：“你就是
老徐儿子吧，你会干哪些农活？”我想了想说，在奶娘
家拔过猪草。 杨场长说，那好，明天一早先去拔秧苗
吧。 简单的一问一答，我就算“面试”通过了，荣入了
“双抢”行列。

拔秧
那一晚，我一觉睡到大天亮，急急忙忙去食堂拿

了两个馒头，边咬着馒头，边戴着草帽跟着队长去秧
田拔秧苗了。 脱了鞋正准备下田， 听到背后有人叫
我，朝后一看，肩背锄头的杨场长来吩咐我，拔秧苗
要注意的事项。我心想：“这拔秧苗有什么难的，不就
是把秧苗从土里拔起来嘛！ 这还不容易。 ”

我裤脚一卷，三下五除二就跳进秧田，双手伸进
秧丛，一把抓住秧苗往上拔，连续拔了几把，正是得
意时，突然背后又有人喊叫：“小徐，快！ 快！ 快停下
来，你这样拔的秧苗还有用吗？”我抬头一看，又是杨
场长。咋了？我拔得好好的，叫我停下来干嘛？“你看
看！你看看！这秧苗根都没的，怎么插？ ”杨场长嚷嚷
着。我仔细一看，哟！真是没根的。这时，杨场长耐心
地教我如何拔。 手要握住秧苗的下端，向地面倾斜，
轻轻地才能连根拔起。

看似简单的事，还真有技巧。按照杨场长教的要
领，我很快就有了点感觉，也能连根拔起秧苗。 太阳
似乎也铆足了劲，像个火球一样，炙烤着大地，晶莹
的汗珠从我脸上流淌下来， 可拔着拔着又昏乎乎地
忘记了动作要领。 农友们笑我说， 你拔的这哪是秧
苗，而是韭菜呀。

队长过来，看我满脸分不清是泥浆水还是汗水，
便心疼地说：“小徐，你先休息下吧，看看我是这样拔
秧苗的。 ”队长话没说完，就见他弯着腰把秧苗一小
把一小把地从秧田里拔起来，凑成一束，放在畦沟水
里“噗噗噗”地把秧苗根部的泥巴洗去，再从前面抽
出几根扎秧草， 简单绕拧成细绳， 熟练地打了个活
结， 随手就把一束秧苗扎起来了， 甩在身后的畦沟
里，让它正正地立着，“这日头照得烈，秧根最好都蘸
水，不要让它露白晒干了，等到移栽了不易成活！ ”

我得到“嫡传亲授”后，拔苗技艺开始突飞猛进
地提升，不一会儿，身后翠绿的秧把越来越多，已排
成长队， 等着插秧人用畚箕一担担挑到另外田里进
行移栽，“就像把闺女嫁到各地成家。 ”

一天忙下来，满脸、满头的泥巴味和汗臭，那滋
味，太难受了，终于，我熬到傍晚六点钟收工了。 这
时，我的肚子也咕咕直叫。 听说食堂里有红烧肉吃，

我全身打了个激灵，一路上，我一边用手抹擦脸上的
泥浆，一边三步并做二步飞快地跑进食堂排队，等红
烧肉盼到手， 大半斤米饭一下子就吞进肚子里了，

“这顿晚餐吃得真香！ ”

插秧
也许是累了， 也许是红烧肉把我带进了甜蜜梦

乡，我一直睡到队长来催叫才出工。
接到出工通知，叫我插秧去。 我纳闷，拔秧苗刚

刚入门，又给我换农活了。 通知我插秧的队长说，你
拔秧苗不行，否则很多秧苗浪费了。杨场长叫我给你
换样农活干干。

插秧，指将秧苗栽插于水田中，或指把水稻秧苗
从秧田移植到稻田里。育种的时候水稻比较密集，不
利于生长，经过人工移植或机器移植，让水稻有更大
的生长空间。

跟着农友们下了田，我不敢去田中间，只好在田
的角落边，顺着农友们已经插好一段秧苗的一边，对
照直线，慢慢地把秧苗插下。

“双抢”时节正是三伏天，一年里最酷热的天气，
每天的天气预报都在四十度左右。 插秧是“双抢”时
节最辛苦的事。 头上太阳晒，脚下热水煮。 新翻耕的
稻田里，撒了石灰，施了化肥，太阳一晒，热气直往上
冒，让人觉得整个天地就像个大蒸笼，带着咸味的汗
水流到眼睛里，那感觉好难受好难受！就算戴斗笠遮
荫吧，没用，腰弯着，背脊全露在太阳底下。

由于膝部以下的田水很滚烫， 我插秧时又老是
顾着双脚，深一脚、浅一脚的，根本对不稳插秧的行
间距离。当抬头往前看时，歪歪扭扭，横竖不像样了。
这还不管它，再仔细一看，啊呀！ 我插的秧苗不知咋
回事，不是竖立的，而是大多浮躺在水面上了。

站在田里，我正束手无策时……“小徐啊！”肩背
锄头的杨场长又到了我面前，“你插什么秧呀？ 都插
在自己的脚印上， 那有不浮起来， 插秧时前后要顾
上，脚在水田里不能老是动来动去，水田里都是你的
脚印坑，你怎么插得牢？往水田插秧时，还要往前看，
横竖是否都在一条线上。 ”

杨场长说了老半天，怕我听不明白，干脆跳下田
里做起示范。 一边示范一边说着， 一只手拿一把秧
苗，且要利用该手的大拇指、食指和中指将秧苗分离
成一小撮一小撮， 另一只手再将分离出来的一小撮
秧苗插进泥里，双手协调配合进行。

插一撮秧苗要弯一次腰，说实在的，保持这种姿
势操作短时间尚可，时间稍微长一点，就让人难受。
而插秧是一天十几个小时如此，真让人吃不消。不仅
是腰酸背痛，立不能直，而且是头昏脑胀，眼冒金星。
按照杨场长的指令，我慢慢地修正，虽然速度慢点，
秧苗不会倒了、浮了，横竖基本能控制。

割稻
看来我插秧也不行，又怕杨场长把我辞退掉，如

退辞掉回家，不仅要挨父母批，关键不能填饱肚子，
更不要说能吃上红烧肉了。一大早，我主动向队长请
求，让我去割稻吧。

吃了早饭，我连忙去队长那儿领了一把镰刀，跟
上农友们到了稻田。“绿波春浪满前陂，极目连云
稏肥。更被鹭鹚千点雪，破烟来入画屏飞。”眼前是一
幅优美的水田风光画，这让我心花怒放，忘记了前一
天被蚂蝗叮的疼痛。

本想割稻会轻松点，其实不然，割稻子是农活中
最累、最苦、程序最多的一种，夏收这一茬尤其如此。

伴着田间鸣虫轻吟，我走进水田，挥着镰刀，顺
着水稻倒伏的方向将其一一割倒。一蔸禾割一刀，一
把能割六七蔸禾。 然后，再一把把地捋好，两两相对
地码放成堆， 一丘偌大的稻田以春蚕啃叶似的方式

空了出来。 早上露水重，加上弯腰割稻不停，不一会
儿，我全身就连头发都湿透了。长袖衣衫黏黏地贴在
身上，等到太阳出来再一晒，难受得不得了！ 农友们
割稻子比较熟练，只听得有节奏的“唰唰唰”的声音，
一会儿就割倒了一大片。为了打谷方便，割稻子时要
把稻子一抓一抓地扎好。先是割两三蔸稻子，用禾衣
在禾蔸上扎紧抓在手上，再接着割七八蔸禾，然后用
右手把禾杆向右一抹， 形成一个禾匝码在禾架子堆
上。

割稻子对我来说是一个考验。 被镰刀割伤手也
是常事，处理方法很简单，水里洗一下，放口中吸吮
下血，吐掉，从衣服下摆割块破布一裹，继续弯腰干
活。因为是在水田里操作，整天在水里浸泡的手无数
次地与粗糙的禾梗摩擦，刚开始几天，手指会被磨出
一条条的血漕，时不时地被禾叶尖刺着，便有钻心的
痛楚。 手上布带扎得满满的，过了一阵子后，手指也
磨出老茧来了，便不觉得痛了。

累啊！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知个中滋味的。收割
稻子虽然辛苦，但对于农民来说，丰收的喜悦要胜过
辛苦千万倍，再苦再累，心里也是甘甜的。

拖稻草
不为了饱肚子，这农活我真不想干了，但还得咬

咬牙坚持。 忽然间，杨场长来到我住处，告诉我，“明
天你早点上工，去割掉稻子的田里把稻草拖上来。 ”

又换了新农活，而且更轻松了。
第二天，我早早就去农田。 走在田埂上，清新的

空气里夹杂着泥土的芬芳，小草上的露珠晶莹剔透，
像一颗颗珍珠在初升的太阳下闪耀着， 不时落在我
的脚背上，透着一股沁心的凉意。

割完了一丘田的稻子后， 接下来还要把一部分
稻草扎起来，拖到埂上、空地上去晒，几天后晒干了，
再利用中午或者晚上的时间把稻草捆回农场， 收藏
起来可做耕牛过冬的草料。 剩下的稻草就撒在地里
做肥料。

把稻草拖离田间去别处晒， 也是件很辛苦的事
情。一捆稻草至少也有四五十斤重，从水田里拖上去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离开了田还要走田埂道，田埂上
都插种了豆子，田埂又小又滑，没走过的人空手走走
都困难，更不要说两手还得拖这么重的稻草，一不小
心就会摔到田里。拖着稻草时都是打赤脚的，何况那
时也没有鞋穿，有鞋也没办法在田里穿，每走一步都
得小心翼翼的。割完稻后留下的稻桩有七八公分高，
挺硬的，非常扎脚。 一丘田的稻草拖完后，脚底板都
被稻桩扎出血。

长达十多天的“双抢”就在紧张和尴尬中度过，
真是度日如年，每回想起“双抢”岁月，心头、眼底和
身子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累， 但让我明白了粒粒皆
辛苦的道理。

现在的“双抢”今非昔比，运用大型收割机，整片
整片地收割， 一边收割一边把稻谷打出来用汽车拉
走，根本不用人工去割，而且有专门的收割队伍。 农
业机械化、现代化的操作解决了劳力少，工作效率却
提高的难题。

时光荏苒，一晃就是五十多年，回望过去，故乡
那些难忘的往事，已经永远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历
久弥新。 这些回忆也日日滋养着我，伴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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